教育和教學場域(teaching-field)：
教育與教學的差異：
    兩者之間的差異之所以要被提出，主要是嘗試透過這個差異的揭露來還原教育的本質意義，並從本質意義的復回來彰顯教育原初的整全性。教學之所以要從教育之中先分離出來，目的就在於：要從教學這個概念的強調中凸顯教學事實之於教育整體性維持的根本重要性。缺乏教學事實的教育能夠存在嗎？或是，一個缺乏教學事實的教育存在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會是一個教育意義充足的教育存在嗎？任何缺乏教學現實向度的教育活動---思考、談論、立法---都會在它出現的結構的內部形成一個教育的根本缺陷。除非這樣的教育只是一種限制在想像的領域之內的活動，並不向教學領域展現它的宰制力，或是維護這種意志的完整性和純粹性。
教育---一個概念的存在：
教學---一個教育意義的充實活動：
「教學場域純粹性」和教育：
    「教學場域純粹性」這個主題主要是在思考，教學場域與其他性質的空間重疊時，教學場域的純粹性能否不受損害，或是能否維持在一定的純粹量值，以支撐教學場域敞開所需的最低限度。教學場域的敞開乃是教育意義得以出現並持續存在的保證。然而教學場域本身打開之後如何才能不淪落為一個教育意義不在的教育空場，只剩一個徒具教育形式或名目的教育空間？只有老師、學生和教育制度在場的空間就必定具有教育意義，就必定能引發相應的一連串教育事實的出現？或教學場域就會因此而打開嗎？換言之，教學場域可能預先存在嗎？當教學事實尚未發生的時刻。
教育意向主體和教師：
    教師是一種可以預先存在於教育空間的社會身分認同。但這樣的存在模式並不能做為教育事實、教育意義甚至教學場域發生的保證。一個妥實的教學場域的開啟必然是由於某個具教育意向主體的在場。具教育意向的主體必然是一位準教師(semi-teacher)，但教師卻未必是一位教育意向主體。
教育意義與親臨性：
   「在場」是真正能掌握教育意義的一個重要概念或行動。不過任何的在場都必須是一種對教學場域純粹度增強的一種行動，如此才會是個具有意義的在場。
「教學場域純粹性」對教育的首要性：
    標題中的「首要性」是針對教育體制而發的。某個教育行為為何具有充足的教育意義而稱之為「教育的」，不會是其它的行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於一個難以釐清的曖昧教育現象：在一個教育名目底下所有的行為就必然是教育的嗎？相反的一個缺乏常態正規辨識條件的教育行為就該貶抑為不具教育意義的嗎？
這樣的混亂現象來自於教育體制的存在危機。教育場域遭受過多其它空間的置入，這其中所發生的擠壓、置換、遮蔽、吞噬這些各類空間與空間重疊時必然發生的現象難道對教育場域會完全沒有影響嗎？這是當前教育現象只重教育論述而忽略教學事實的教育危機的發生。教育言論遮蔽教育事實，切斷與教育事實的連結，然後反過來成為教育事實的全部。於是只求教育論述的嚴整度精緻度卻犧牲教學事實對教育的實踐重要性。教育論述先是邊緣化了教學實踐，進而置換了它。
教學場域的本真發生(the authentic genesis of teaching-field)：
    它是從人的教育意向(intentionality of education)中綻放出來的一種場域。教學場域總是一種關於人的場域。有別於從制度中衍生、附生出來的存在體。教學場域關乎人，教育空間關乎物。
教育場域的意義：
教育場域強調的是教育事實發生的時刻和由事實序列鋪陳出來的那段時空。著重的是教學實踐而不是教育論述。因為教育論述是一種在前教學階段就必須完備的向度。
